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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3年2月进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后，李慧清到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参与考古发
掘与研究。从真武宫地点的田野发掘，到西
城墙内侧地点的建筑遗迹，再到考古报告的
编写，这位年轻姑娘在三星堆的地层中、建筑
遗迹之间，寻找着三星堆人“住”的痕迹。

“以前三星堆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出土器
物和祭祀坑，但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需
求，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她说，“住与建筑遗
存密不可分。这个建筑遗迹不仅是当时人
们的生活空间，也可以是他们开展祭祀生产
活动的空间。”

目前，三星堆遗址内已发现大型宫殿性
质的建筑、手工业生产相关的建筑、祭祀相
关的建筑等建筑遗存，包括基坑、磉墩、沟
槽、柱洞等各类建筑要素。李慧清和同事们
试图梳理这些建筑遗存的考古资料，厘清总
体形制特征、营造技术和年代序列，进而解析
各类建筑的功能属性与空间布局。“通过建筑
遗存，看看能不能反映出当时古蜀人的城址规
划理念，例如从建筑规模和营建方式入手，去
了解当时是否存在明确的聚落规划，是否具
备强有力的劳动力组织能力。”李慧清说。

对李慧清来说，建筑研究与器物研究互

为支撑、互相补充。“器物一旦脱离原生环
境，有些信息就很难完整解读。例如，祭祀
坑中出土的这些器物，在掩埋之前存放于何
处？在祭祀仪式中又是怎样摆放的？都是
我们关心的问题。只有把出土器物、祭祀坑
和建筑遗存结合起来，才能更进一步深化对
三星堆社会结构、祭祀制度的综合性认识。”

在2019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发掘启
动之时，祭祀坑一旁就曾发现过数处建筑遗
存。其中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建造过程考究，
先向下挖基槽，然后夯填，再开挖建房。“夯
土基槽里还出土了石琮、石璧等比较特殊的
器物，所以我们推测它可能与祭祀活动有
关，具体情况还需要系统整理资料后进一步
研究。”李慧清说。

在她看来，祭祀坑中的青铜器、玉石器
在被埋入之前，必然曾存放在某座建筑中，
祭祀仪式也需要在某个空间中进行。“如果
我们在祭祀坑周边发现建筑，就可以通过建
筑的大小、位置，判断当时古蜀人是否有意
识地将祭祀活动集中在特定区域——这就
能反映出他们当时是不是有意识地规划了
祭祀区。”这些建筑遗存，或许能为解开三星
堆人祭祀之谜提供重要线索。

曾几何时，人们提起
三星堆，想到的都是独具
一格的青铜面具、高大的
青铜神树和大立人等等。
在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之
初，这一部分器物，也确实
是考古学者们最常谈论的
内容。

但如今，三星堆考古
已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现在更多的工作，已
经转向了三星堆整体的
聚落研究、空间分化、环
境考古等方面。通过对
三星堆遗址整体的研究，
了解聚落演变过程、社会
结构，以及宏观的三星堆
遗址功能区划的动态变
迁。”10月下旬，2026中华
文化天府论坛开幕前夕，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专访时，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李慧
清这样介绍。

这一转变，是考古学
新理念的体现，也是全面
认识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
文化的重要一步。考古队
员们正将目光从“器物”转
向“人”，去了解三星堆人
生活的空间与秩序。而李
慧清研究的建筑考古，便
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从“器物”到遗址本身
的转向，恰好与2026中华
文化天府论坛形成呼应。
本届论坛以“保护文化遗
产 赓续历史文脉”为主题，
聚焦文化遗产保护议题。
而三星堆-金沙遗址，是这
场论坛中最具话题热度与
样本价值的关注点之一。

月亮湾城墙剖面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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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关山F1正射影像。

李慧清在三星堆遗址开展工作。

被问及印象最深、最能感受到三星堆人
智慧的城墙或建筑遗迹，李慧清毫不犹豫地
说是月亮湾城墙。“第一次进去参观时，比较
直观地感受到这是非常庞大的工程量，冲击
感很强。”

月亮湾城墙底部宽36至43米，横断面
呈不规则梯形，残高4.7米。在李慧清的面
前，城墙呈现出斜向堆积结构，整体分成很
多单元，每个单元内层层夯筑。“站在月亮
湾城墙的面前就会感慨，营建这样一座城
墙，需要统筹调配多少的人力物力，非常震
撼。”李慧清说，这意味着月亮湾城墙经过
了清晰的规划，“他们先堆筑一个单元，筑好
以后再紧挨着这个单元继续夯筑，这样防御
性可能更强。”

而另一个让她念念不忘的，是青关山F1
大型建筑。这是三星堆目前已知面积最大
的单体建筑，位于青关山台地之上。较高的
地势、最大的面积，暗示着这座建筑不一样
的身份。关于其功能性质，目前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是高等级宫殿建筑；也有少量学
者猜测较多的柱洞曾经可能立有多根柱子，
用来放置青铜器人头像等器物。“三星堆人
建造这么一座建筑，到底是作何用处，这些

未知性会让我更想要研究一下。”青关山F1
的发掘已于2014年结束，但那些发掘资料整
理与考古报告编写的工作，能够让李慧清在
资料中不断认识这一建筑遗迹，为某一天解
开疑问打好基础。

李慧清从不觉得建筑遗迹的重要性就
低于祭祀坑，她也不认为建筑遗迹对于认识
三星堆文化是“补充作用”。在她看来，通过
房屋遗迹能够了解到三星堆社会的日常生
活；通过城墙、大型建筑遗迹能够了解到三
星堆社会的等级划分、人口规模等；而从手工
业生产类建筑，可以看出是否存在规模化、体
系化的手工业加工体系……这些遗迹，贴近
的都是遗址本身，是在遗址中生活的人。

在她和许多青年考古队员眼中，三星堆
的魅力不只在于那些令人惊叹的器物，更在
于器物背后的人——他们如何居住、如何祭
祀、如何组织劳动力、如何规划一座城。建
筑遗存，正是解读古蜀社会结构的一类重要
实物资料。而这位年轻考古队员，将突破复
杂的打破关系与难辨的土色，为那段未知的
历史补上“人”的一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
片由李慧清提供

2023年2月，李慧清参加真武宫地点的
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第一次在三星堆遗址
参与发掘工作，她坦言自己“心里很紧张”。
与此前实习的北方发掘环境相比，头一回站
在这片土色难辨、打破关系复杂的遗址上，
就感觉发掘难度直线上升：“书本上看到的
都是保存比较完整的建筑遗存，但三星堆的
建筑遗存打破关系非常复杂，大部分保存状
况比较差，形式特征和分布格局难以判断。”

李慧清来到真武宫地点参与发掘的时候，
该点位的发掘工作已经进入了后半段。即便
如此，她仍在发掘工作中成长了不少。除了田
野勘探、发掘、工作记录等常规工作以外，她还
学会了三维建模和电子绘图。“之前实习大多
现场手绘，遇到复杂的遗迹耽误时间比较长，
三维建模的优势是可以及时收集资料，是我
们这一行的年轻人几乎都要学习的技能”。

2024年下半年，她在西城墙内侧地点发
掘时，曾发现了一座疑似建筑遗迹。“能看到

稍微规整的线条走向，但土色比较难以辨
别，需要经过多次刮面才能判断。”受发掘面
积所限，这处建筑遗迹没能完整揭露，他们
暂时无法判断门道位置和开间数量。门道，
指的是建筑的出口，门道的朝向、数量、宽度
也是判断建筑规模等级、功能性质和聚落规
划的一把钥匙：门道朝向直接关系进入建筑
的方向，数量多的建筑可能等级更高，和周
边建筑的空间联系能反映聚落规划……

虽然门道找不到，但是找到答案的“门
道”却不止一个。李慧清和团队没有死磕这
一处遗迹，脑筋一转：“我们慢慢意识到，可
以不拘泥于单个遗迹本身，可以把它放在遗
址整体空间框架中去观察。”

虽然难以分辨建筑有几个开间、门道朝
向哪里，但她解释：“比较明确的是这个地方
存在建筑遗存、存在人类活动，加上遗存周
边发现有红烧土、灰烬等遗存，那我们就能
推测这处建筑是日常居住使用的。”

参与田野发掘 寻找“住”与“用”的痕迹

解谜方式不止一种 从“找门道”到“看格局”

城墙与青关山 为三星堆补上“人”的一笔


